
自建国以来，以色列就一直处于水资源短

缺的警示之下。然而，以色列经济社会却没有

因此而崩盘，稀缺的水资源一直支撑着其不断

增长的人口规模及现代化经济体的健康发展。

更难能可贵的是，以色列取得的这一成就是在

与周边大多数邻国处于战争或敌对的情况下完

成的。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一沙漠奇迹，

是与有效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密不可分的。国内

学界对以色列水资源的研究多集中于阿以冲突

中的水资源问题、以色列的水科技等方面，对

以色列水政策的关注较少。本文试图以以色列

水政策演进的历史轨迹为视角，探讨以色列水

政策的相关问题。

一、1948-1964年的水政策

从 1948年以色列建国开始，到 1964年以色

列国家引水渠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这一时期

为以色列水政策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以

色列制定了水资源领域最重要的法律——《水

法》，初步形成了以《水法》为核心的水资源法

律体系，初步完成了水资源管理层的建构，大

力推进水利开发工作，并取得了以国家引水渠

为代表的巨大成就。可以说，以色列这一时期

的水政策在保证建国初期水利事务正常运转的

同时，也对此后水政策制定和调整起到了奠基

作用。

建国初期，以色列的水资源形势并不像后

来那样突出。一方面是由于此时以色列人口较

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对水资源的需求

量较为有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家政策宣传

的需要。建国初期，为确保国家安全、促进社

会经济建设，同时也是为了完成犹太复国主义

运动的使命，以色列政府鼓励和支持流散到世

界各地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倘若此时将以色

列水资源不足这一情况公布于众，不利于促进

犹太人回归以色列这项伟大事业的开展，也容

易招致本地原有居民的不满和反感。因此，这

一时期以色列的水政策非常关键，它关乎阿利

亚（Aliyah）运动的命运问题[1]。所以，在 20世
纪 50年代初以色列政府一直宣称自己拥有充足

的水资源，对国民用水并没有过多的限制。而

且，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当时大多数

的水利专家都对以色列水资源情况保持着一种

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以色列至少有年均生

产 30亿立方米水资源的潜能（当时也有部分专

家认为以色列的水资源形势不容乐观，最多年

均生产量为15亿立方米水资源） [1]。

既然以色列建国初期整体上不存在水资源

不足的担忧（至少决定以色列水政策的上层人

士大多数不愿意相信以色列水资源不足这一现

实），那么以色列这一时期的水政策当然就不会

围绕着节约用水展开。建国初期，以色列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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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最突出的特点、同时也是最主要的任务

是，要全力开发国家水资源，以满足以农业为

主的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受国内外环境的影

响，当时以色列主要面临着三大紧迫任务：解

决大量移民的住房及就业问题，解决人口迅速

膨胀带来的粮食供应问题，解决巩固国土面

积、确保领土安全问题。以上三大任务是关系

到新生国家以色列能否在中东站稳脚跟的关键

性问题，解决得当与否对以色列至关重要，而

发展农业却可以有效地解决以上三大难题。一

方面，发展农业不仅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岗

位、解决国民的粮食供应问题、促进国民经济

的发展，同时还可以在以色列的实际控制领土

上造成以色列人真实存在的既成事实，从而巩

固国土面积；另一方面，受犹太复国主义意识

形态的影响，在以色列建国前，农业就一直在

伊休夫（Yishuv，即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中占据

重要地位。因此，建国后的以色列政府便顺理

成章地重点扶植农业发展，将其作为解决以上

三大困境的最主要手段[2]。

为保障农业发展，首先需要保证充足的农

业用地和农业用水。因此，在这一时期以色列

的水政策中，农业用水被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

位。按照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以色列水资源的定

义，水资源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资源，更是创造

一个新社会的必要条件和国家建构的法理性源

泉。因此，以色列在这一时期水利工程的选择和

建设不仅仅考虑经济回报问题，任何一个农业用

水项目都不会仅仅因为费用太高而被放弃[3]。以

色列高度重视农业用水的政策在修建国家引水

渠工程时得到了完美体现。以色列中南部地区

是其最主要的农业种植区，然而该地区干旱少

雨，水资源匮乏。为保证中南部地区的农业用水，

从1953年9月起，以色列就开始实施国家引水渠工

程，计划将北部地区相对丰富的水资源输送到干旱

少雨的中南部地区。直到1964年国家引水渠才竣

工并投入使用，整个工程耗时11年，耗资1.75亿
美元，约占以色列同时段内总建设资金的 3%-
5%[4]。除国家引水渠之外，当时其他的水利工程

项目也多与农业相关。例如，在国家引水渠竣

工之前的雅孔-内盖夫输水管道工程是当时世界

上同类工程中最大的输水工程，其建设目的同

样是为了满足南部种植地区农业用水的需要。

在以色列的水政策史上，最突出的成就莫

过于 1959年《水法》的制定。经过几年时间的

实践摸索和水利专家、水政策制定者的激烈讨

论，以色列逐渐意识到加强对水资源集中管理

的必要性。1952年 10月，以色列农业部任命了

一个委员会来起草《水法》，经过漫长的程序，

至1959年5月成为法律[5]。

建国初期，以色列在制定水政策时有三个

重要的标准和任务：建立制度体系及水政策

网、形成一个扩大水源和扩大农业生产的政策

范式、制定出一套初步适用的水政策 [4]。随着

1959年以色列《水法》的颁布，以上三大任务

基本完成。《水法》规定：可用来满足需求的水

资源是不充足的；水资源属于公共财产，用来

满足人民消费及国家发展的需要，所有以色列

国民皆有平等用水的权利；以色列的一切水资

源都由政府控制，归国家所有，土地所有者对

流经所在土地的水资源并不具有所有权。以色

列《水法》的制定为国家对供水系统的控制、

保护和管理提供了法律框架，使国家有权对水

资源的配给范围及额度、水价等进行调控[3]。此

后，以色列政府掌控了全国所有的水资源，可

以更加便利地对农业用水进行政策倾斜，确保

农业健康稳定发展。

20世纪 50年代末，有权制定或提供水政策

的管理机构层在以色列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

管理层包括农业部、水利委员会、水务理事会

和议会水务委员会等机构，它们共同构成了以

色列的水政策网。其中，水利委员会有权协调

和管理一切水务工作，包括开发新的水源、管

理水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保障水质等；水务理

事会是由政府指定的咨询机构，它由来自政府

部门、水供应方及消费者等三方面的 39名代表

组成，负责为国家水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议

会水务委员会的成员分别来自经济和财政部

门，负责水价的制定和调整；而农业部则是以

色列水政策中的最高权威，对以色列水政策的

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农业部不仅有权规划和

实施以色列的水政策，而且还和以上其他几个

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水利委员会

就是在农业部内部运营的，委员会主任由农业

部长直接任命；水务理事会是由农业部长领导

的，许多成员来自于农业部，代表着农业部的

利益；议会水务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均与农业

部保持着密切来往[4]。从这一时期以色列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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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的运作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说，以

色列水政策就是农业部的利益体现。

综上所述，该时期为以色列水政策的初步

形成阶段，各项水政策的制定均围绕着农业的

发展而展开。农业部掌控着制定水政策的绝对

权力，农业部门享受着国家水政策带来的巨大

福利。虽然这一时期的水政策还存在一些不足

之处，但整体上是比较成功的。既制定了以

1959年《水法》为核心的法律框架（1955年颁

布 《水计量法》《水井控制法》，1957 年颁布

《排水及防洪法》，1962年颁布《地方管理机构

（废水）法》及许多相关条例），同时还完成了

以国家引水渠为主要成果的水利工程项目，很

好地配合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及战略目标。

二、1965-1990年的水政策

在第一阶段，以色列制定了以农业用水为

优先选择的水政策，一方面是受国内外特殊环

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以色列当局的错误判

断有关。当时以色列政府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

身的水资源短缺程度，而是错误地假定以色列

很可能有许多尚未发现的水资源，或者可以通

过大规模海水淡化来获取水资源[4]。然而，等到

1964年国家引水渠工程完工以后，以色列人逐

渐地真正意识到自身水资源的不足，供需矛盾

正在逐渐扩大。这一现象到 70年代以后表现得

更加明显[3]。因此，以色列的水政策需要重新定

位和调整。

这一时期，以色列可供利用的水资源几乎

已开发殆尽，但这仍不足以满足其国内日益增

长的水需求。原本打算通过进行大规模的海水

淡化来增加水资源供应，为此，以色列国家水

规划有限公司塔哈勒还提出了一个15年（1965-
1980年）计划。但是，由于当时海水淡化成本

太高，所以根本就没有实施该方案的可能[3]。从

20世纪 60年代后期开始，停止实施一切大型水

利计划，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对现有水资源的

管理上来。工作重心转移后，带来的最明显变

化是以色列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的减

少。在上一阶段，以色列每年在水利建设上的

资金投入占国家总建设资金的3%-5%，到60年
代末期，这一比例已下降到不足 1%[2]。这一时

期以色列在水利上的资金投入更多用在维护国

家引水渠等现有的项目上，而不是用来兴建新

的项目。值得一提的是，从 60年代后期到1988
年，以色列在二十多年间没有实施过大型水利

计划，其他的一些中小型水利方案也大都被束

之高阁。在此期间，塔哈勒多次向政府提交短

期、中期和长期水利方案，竟无一获得批准 [3]。

国家水利规划在塔哈勒所从事的项目中所占的

比例从1961年的78.4%迅速下降到1979-1980年
的27.9%。塔哈勒逐渐地由一个国有公司演变为

一个为私人及国外政府提供咨询和规划的国际

公司。到1996年，塔哈勒最终彻底私有化了[4]。

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一

时期仍对以色列水政策仍起着重要影响，对农

业用水的重点保护仍是以色列水政策最显著的

特点。以色列虽然停止了大型水利项目的建

设，大幅度削减了对水利设施建设的资金投

入，但以色列对农业用水进行倾斜的政策却没

有丝毫改变。由于人口的增长及经济水平的提

高，相比上一阶段，这一时期的生活用水量出

现大幅上涨。以色列并没有因生活用水的增加

而降低农业用水的标准，农业用水依旧处于最

优先考虑的地位。以色列对农业用水的保护体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色列保证特定的农

业用水量；二是以色列不仅对农业用水进行超

低价销售，而且还进行大量财政补贴。1972
年，水专家国际小组向以色列农业部长提交了

一份报告。该报告称，如果以色列继续推行现

行水政策，那么将面临十分严峻的水危机。随

后几年内，以色列农业部长接收到了更多的类

似报告。但这并没有对以色列水政策造成重大

影响，以色列政府依然我行我素，农业用水依

旧优先于其他一切用水[4]。

1977年在以色列历史上是一个具有转折性

的年份。这一年，执政以色列近 30年之久的工

党在选举中被利库德集团击败，从而结束了工

党自以色列建国后长期连续执政的局面。利库

德执政后，以工党为首的左翼政党的政治影响

力下降，农业部也因此受到牵连，后逐渐被边

缘化。与此同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

出现了大幅下滑。80年代，以色列只有 3.6%的

劳动力在从事农业劳动；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

中的比重仅为 2.1%；在以色列所有的出口商品

中，农产品所占比重也大幅下降；以色列主要

的农业组织均遭遇了严重的管理危机和财政危

机。令人费解的是，虽然工党政府下台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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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门权威下降了，以色列水危机与农业用水

的直接关系已明显化，然而，以色列对农业倾

斜的水政策却没有出现重大调整，利库德政府

基本上继承和沿袭了前工党政府的水政策，依

旧代表着农民的利益[4]。

在这一阶段，虽然以色列在农业用水方面

的水政策没有出现大的变动，但一些相关技术

发明和水政策其他方面的调整也使以色列的水

资源压力相对得到了缓解。首先，滴灌技术在

这一时期得到了普遍推广应用。滴灌是目前全

球节水效果最好的灌溉方式，1987年以色列滴

灌总面积已达可灌溉面积的85%[6]，农业的用水

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其次，调整了农作物种

植结构，大力推广种植耗水较少的农作物，取

代高耗水的农作物。再次，提高了对污水处理

的技术水平和要求标准，用再生水来灌溉农

田，降低了对清洁水的依赖程度。1972年以色

列国家污水回用工程建成后，以色列开始了大

规模地回收利用污水[7]。1985年，以色列当年回

收利用的废水总量已达 1.1亿立方米 [8]。最后，

以色列还在局部地区实施了一些小型的咸水淡化

实验。1965年，以色列国家水务有限公司麦克绕

特在红海之滨的埃拉特市建成了以色列首座海水

淡化装置，以色列海水淡化的历史至此开始。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色列相继在阿拉瓦山谷建

造了15座小型苦咸水反渗透淡化工厂[9]101，有效地

缓解了当地严峻的水资源短缺状况。

另外，以色列在这一时期又颁布了几项关

于水资源的法律，并对《水法》进行了修正与

补充，进一步完善了水资源法律体系。这一时

期颁布的水资源法律有：1965年颁布的《河流

和泉水管理机构法》、1967年颁布的《农垦（限

制农业用地及用水）法》、1980年颁布的《预防

海水石油污染条例》（新版）等。在《水法》修

正案方面，为提高对水质的要求标准，防治污

染问题，1971年以色列通过了《水法》第五次

修正案，重点论及水资源污染问题，并扩大了

水利委员会的权力，使之职权范围囊括了水质

问题 [2]。另外，《水法》第五次修正案对节约用

水再次进行了强调，提高了对水资源浪费问题

的管理强度。

三、1990-2005年的水政策

在上一阶段，以色列已经明显暴露出了水

资源短缺的问题。然而，以色列水政策中向农

业用水倾斜并没有出现根本的改观，遭到部分

专家的严重质疑，可惜并未引起政府的重视。

在这一阶段，有上百万前苏联地区的犹太人移

居以色列，以色列的人口因此增加了20%[10]，使

以色列的水资源危机形势更加严峻。严峻的水

资源危机促使以色列普通民众开始普遍关注和

广泛讨论以色列水政策的调整问题，以色列的

水政策再次到了不得不变的地步。

1990年 12月，以色列一位国家审计员的一

份关于水资源管理的报告拉开了这一时期的序

幕。该报告指出，以色列的水资源环境正在严

重恶化，过度开采导致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及蓄

水池水量减少，水质也遭到了不可逆转性的损

害。该报告还指出了问题的根源，认为政府失

败的水资源管理政策要对此负主要责任，将扩

大农业用水置于资源保护之上的做法有待商

榷，要求解雇水利委员会主任。这份报告公布

后获得了巨大影响，不仅水利委员会主任因此

下台，更重要的是，对以色列水政策和水问题

的讨论不仅仅只局限于精英阶层，普通民众对

此也广泛关注[2]。

在以色列的一系列水问题中，最先获得民

众普遍关注的是水质恶化。虽然在上一阶段以

色列人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水质问题，但是直

到 1990年之后该问题才变得突出起来。1994年
的一份报告指出，以色列有五分之一的水资源

的亚硝酸盐含量超过了饮用水的最高标准，60%
的水资源的亚硝酸盐含量超过了饮用水的推荐

标准[4]。1999年10月底，以色列卫生部封闭了沿

海蓄水层严重超标的八口水井，并声明其余水

井的水质也是有害的 [11]。以色列水质恶化的原

因，一方面是由于过度开采及水污染引起的，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造成的。在

1959年的《水法》中，自然生态用水并没有纳

入几项正常的合法用水途径之中。所以，地下

水和地表水均出现严重的恶化现象，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以色列当局长期对水资源生态环境

的忽视造成的。水质恶化在 90年代表现得尤为

突出，引起了以色列人民的普遍关注。因此，

在 90年代以后，以色列颁布了一系列关于防治

水污染的各种管理条例[12]。1991年以色列议会通

过了《水法》第 7次修正案，修订后的《水法》

增加了《水资源环境保护》这一章，加强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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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防治与治理工作。2004年，以色列议会通

过了《水法》第19次修正案，首次将自然生态用

水列入以色列合法的用水途径之一[2]。

在这一时期，另一个获得广泛关注同时并取

得较大进展的是与水质问题密切相关的环境问

题。由于对污水处理得不到位或是力度不够，以

色列的多数河流遭到污染，部分河流的污染程度

还比较严重。民众对环境保护的诉求得到了政府

的积极回应，从1993年起，政府新建了一大批技

术更为先进的污水处理厂。十年之内，这种污水

处理厂遍布了以色列几乎所有的城市和乡镇，不

仅使以色列的环境得到了改善，同时也使再生水

得到了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2]。

和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一时期出现的最显

著的变化是以色列水务部门的体制结构引发了

人民大众及专家委员会的普遍不满。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阿罗索洛夫委员会，它对以色列当

时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和建

议。阿罗索洛夫委员会认为，以色列的水政策

存在巨大问题，许多政策都必须尽快调整。例

如，政府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参与度太高，应降

低政府的参与度，实行私有化政策；通过提高

水利委员会主任的独立性和规划权来巩固和扩

大其职权范围；建立水资源公共服务机构等。

阿罗索洛夫委员会的提议不仅得到了其他委员

会的支持，而且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积极回

应，其中一部分建议还获得了采纳。例如，扩

大水利委员会主任的规划权，增加私有成分在

水供应环节和污水处理环节的参与度等[2]。更为

重要的是，以色列开始对水务部门的体制结构

进行调整。1992年，以色列议会通过决议，将

以色列水价的制定权由代表着农业部利益的议

会水务委员会调整到财政部[4]。虽然此举并没有

将长期盘踞在水务部门的农业部的传统利益彻

底清除，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提高财政部

在水务中的权力，不仅有助于遏制农业部在水

务中的影响，而且使以色列的水价更加符合市

场规律，有助于以色列经济的健康发展。1996
年，以色列水务系统中的权力构成出现了较大

变化，政府将包括水利委员会在内的水务机构

由农业部调整到新成立的国家基础设施部，农

业部遭受重创[10]。

虽然农业部在水务中的权力在 1996年遭到

了很大程度的削弱，但是保障农业用水这项政

策却完全没有受此影响。充分保障农业用水是

以色列建国以来的一贯政策，对以色列的水经

济影响巨大，同时也是遭到质疑最多的一项政

策。以色列在保障农业用水的同时，还要对农

业用水进行大量补贴，这不仅是国家财政的一

项沉重负担，同时也阻碍了大规模海水淡化工

程的实施。财政部门多次想取缔对农业用水的

财政补贴，提高农业用水价格，但每次均由于农

业游说集团在议会的奋力阻挠而未能如愿。

1999-2000年的严重干旱为以色列水政策的调整

创造了契机。这一年，以色列遭遇了严重干旱，

加利利海湖面已经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水利委

员会主任被迫将加利利海湖面红线下调到国家引

水渠摄入口处。以色列严重的干旱形势迫使农业

游说集团的立场发生了转变。2000年夏，以色列

不仅减少了对农业用水的配额，财政部长还成功

地将原本用于农业的财政补贴调到发展大规模海

水淡化的项目上来，为以色列首个大型海水淡化

工厂进行了第一次招标，成功地打破了存在多年

的僵局[2]。两年后，以色列政府实施了新的农业

政策，对农业用水的价格和配额都做出了相应的

调整，并取消了农业用水的财政补贴，将2000年
的个案措施制度化[10]。农业政策与水政策的进一

步分离，说明了以色列逐渐摆脱了犹太复国主义

意识形态的影响，水政策的制定更加符合市场规

律、更加科学化。

在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一件促使以色列水

政策进行调整的重大事件——中东和平进程的

开展，并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1992年，

利库德集团在选举中被拉宾领导的工党击败，

从而结束了利库德集团连续 15年执政以色列的

历史（包括单独执政和联合执政）。工党政府的

上台加速了中东和平进程。其中水资源问题是

中东和谈中的一项重大议题，谈判结果如何对

各方都具有重要影响。中东和平进程首先在约以

两国之间取得了重大突破。1994年 10月 26日，

以色列时任总理拉宾和约旦前国王侯赛因签署了

和平条约。在条约中以色列和约旦达成了关于雅

尔穆克河和约旦河的河水分配方案，除此以外双

方还同意共同寻找新的水源，以便每年额外向约

旦提供 5 000万立方米的水资源 [13]。在巴以方

面，根据 1995年 9月 28日巴以双方达成的《奥

斯陆第二阶段临时协议》，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

人在西岸地区的水权利；在维持现有水资源利

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3期··70



用量的基础上，考虑从西岸东部蓄水层和其他

商定的水源来增加对巴勒斯坦人的供水量；以

色列承诺每年额外向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巴

勒斯坦人供应950万立方米的水资源；建立联合

水务委员会来处理西岸地区所有与水资源相关

的问题[14]。根据协议，以色列不得不在水资源方

面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每年向约旦和巴勒

斯坦输送定额的水资源，加重了以色列水资源

方面的负担。

四、2005年以后的水政策

2005年，以色列首个大型海水淡化工厂在

地中海南部沿岸城市阿什克伦落成，标志着以

色列的水政策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经历

了上一阶段的调整和过渡，到这一时期以色列

的水政策基本上完成了转型。在继承和发展上

一阶段水政策的基础上，以色列对这一时期的

水政策进行了改进，调整后的水政策出现了较

大的变化。

新时期，以色列水政策最大的变化是大型

海水淡化工程在以色列水供应系统的地位得到

完全确立。从 2005年阿什克伦海水淡化工厂建

成开始，截止到 2010年，以色列已经先后在地

中海沿岸地区的南部、中部和北部建成了3座大

型海水淡化工厂并投入使用。它们分别是阿什

克伦海水淡化厂（2005年12月落成）、帕勒马希

姆海水淡化厂（2007年 9月落成）、哈代拉海水

淡化厂（2009年12月落成）。投入使用初期，三

座海水淡化厂年均淡化海水总量达 2.64亿立方

米，大约占以色列当年水资源总量的 13%[15]。

2013年，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南十英里处的索莱

克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反渗透海

水淡化厂。索莱克海水淡化厂不仅年均生产淡

水量大（1.5亿立方米），而且成本比以上其他海

水淡化厂低，使以色列的水资源环境进一步得

到改善。据报道，在索莱克海水淡化厂投入使

用后，以色列55%的生活用水来自淡化水[16]。海

水淡化已然成为以色列增加水资源供应的主要

途径。今后几年内，随着以色列现有海水淡化

工厂规模的扩大及其他几座在建海水淡化工厂

的完工和投入使用，预计到 2020年，以色列海

水淡化总量将达到年均 6.5-7.5亿立方米，届时

以色列的生活用水将全部由淡化水供应。据

称，以色列将在今后 30年内建造另外 5座大型

海水淡化工厂，建成后以色列年均海水淡化生

产力将达到惊人的 17.5亿立方米[9]123。以色列在

海水淡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

功于这一时期以色列水政策的及时调整。

海水淡化项目几乎不受天气和气候因素的

制约，大规模使用淡化水提高了以色列水资源

的稳定性，缓解了以色列的水资源压力。2011
年，以色列水务局前局长乌里·沙尼声称，以

色列已经克服了其曾经面临的严峻的水资源短

缺局面。2013年，随后就任以色列国家基础设

施部部长的乌兹·兰道自豪地说：“以色列已经

度过了水资源危机。”[17]随着淡化水的量产，以

色列对加利利海和国家引水渠的依赖程度有所

下降，有助于扭转加利利海淡水资源因过度开

采而导致的水文环境恶化的局面，使以色列的

水资源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此外，淡化水主

要用于生活用水，且与自然水相比，淡化水含

盐分量更少。因此，使用淡化水而产生的废水

含盐量更低，可以使回收处理后的再生水的应

用空间得到进一步提升。受海水淡化工程的影

响，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海水淡化工

作，以色列在这一阶段又重新恢复了对水资源

的长期规划。2008年，以色列水务局发起了一

项全新的国家水资源长期总体规划。该计划不

仅规定了2020年实现年均淡化水总量达到7.5亿
立方米的目标，同时对海水淡化厂的选位、建

造时间、运营方针和所有权都做出规定[2]。

除了大规模实施海水淡化工程以外，这一

时期以色列水政策的另一特点是私有化程度的

加深。在这一时期，随着海水淡化工厂的招

标，私有化进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在以色列

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的大型海水淡化工厂中，

大部分的投标权都被一些财团所拿得。其中前

四座大型海水淡化工厂全部由私人资本通过

BOT（Build－Operate－Transfer）模式建成，而

且私人资本也参与了部分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

设，打破了国家水务有限公司麦克绕特的垄断

地位。城市用水也在朝企业化的方向改革。截

止到 2009年，以色列大部分市民的用水都是通

过这种企业供应的[15]。

这一时期以色列水政策的调整还体现在对

管理机构的变革上。其实，要求改革以色列水

务管理机构的呼声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存

在 [18]，到 90年代时该问题得到了民众的普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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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然而，水资源管理牵涉的利益部门太多，

改革难度极大。直到 21世纪初，该问题才得到

实质性进展。2004年，以色列内阁会议决定改

革现存的水资源管理系统，并提议成立一个权

力集中的新水务局。经过多方的谈判和妥协，

最终于2007年1月1日，以色列撤销了存在近50
年的水利委员会，并在其基础上成立了水务

局。在此之前，以色列共有八个不同的部门来

分管水务工作，但却没有一个部门对水资源管

理负最终责任[18]。在这八个部门中，水利委员会

负责水资源的开发与分配；环保部负责水处理

及水污染的预防；卫生部负责水质安全；农业

及乡村发展部负责农业用水；内政部负责市民

用水及污水处理服务；国家基础设施部负责下

水道等排水设施的建设；财政部和议会财务委

员会负责制定水价（但内政部、国家基础设施

部、农业及乡村发展部也负责部分定价权）。表

面上看，各个部门分管一部分工作，职能分配

清晰。其实则不然，以上各个部门均为平行机

构，互不统领，甚至在很多领域还存在着功能

重叠，而且每个部门均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

团，制定政策时互为掣肘，往往将部门利益置

于国家利益之上，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19]。以色

列水务局的成立改善了水务管理层面上的混乱

局面，优化了以色列水务管理结构。水务局不

仅继承了水利委员会的所有职能，同时还将国

家基础设施部和内政部在水务管理上的职能吸

收进来，使水务局成为一个权力相对集中的管

理机构，其职权范围包括了水资源的生产、供

应及消费，涵盖了农业及工业用水、城市及乡

村用水等方方面面。此后，水务局成为以色列

最主要的水务监控者，大大提高了水务工作的

办事效率。

五、结 语

在水资源管理方面，以色列是全球最为出

色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中东地区唯一一个不

依靠石油资源来有效抑制水资源短缺的国家。

以色列在水资源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是与其较为

健全合理的水政策分不开的。以色列制定了统

筹水资源的根本大法——《水法》，颁布了名目

繁多的水资源法规细则，为以色列水资源管理

提供了优良的法律环境。以色列的水资源管理

结构设置相对较为完善合理，为水政策的顺利

执行提供了保障。

回顾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各个阶段水政策的

演进不难发现，以色列的水政策是根据各个时

期不同的问题和特点来制定和调整的，每一个

阶段都有相对明确的目标，基本上符合以色列

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各个阶段的前后衔

接性很强，政策的连贯性很大，较少出现震荡

性的政策变动，便利了政策的实施和执行。但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以色列水政策的调整在很

大程度上都是在不得不为之的情况下的被动应

变，主动应对性方面略显不足。此外，以色列

的水政策牵涉到的利益部门较多，政策的调整

时常会遭到既得利益部门的阻挠和反对，延缓

了政策演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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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Policy Evolution of Israel

WANG Canm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In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of Israel, water resources are of utter importance and its water policy is unique. At the begin⁃
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its water policy and agricultural policy were closely related, and the governmen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With the progress of tim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national economy, the Israeli government has been ad⁃
justing its water policy. Compared with that during the founding stage, the present water policy is a tremendous change.

Key words：Israel; water resources; water policy

The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 Strategies of China’s Online Novels: A Study on the Popularity

of Wuxia World

Gu Xueqiang1，Wang Zhongrui2

(1.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Anhui, China; 2.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89, China)

Abstract: The incredible popularity of Wuxia World opens a window for 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which cannot hap⁃
pen without the 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China’s online novels. The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online novels is based on “pleasure
culture”, which aims to create a kind of “cool” cultural experience. Its emphasis on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ization” and “exoticism” as
well a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by the translators are also important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popularity of Wuxia World 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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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58页）先要讲究作品的故事性，以快感文

化打开国外文学市场；其次将西方本土文化和中

国文化结合，提供符合国外读者需求的小说与产

品，形成中国声音海外本土化表达；最后对于翻

译者而言，熟知西方与中国文化差异，将中国高

语境文化转换为西方的低语境文化，提高翻译技

巧和方法，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网络小说

的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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